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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记忆】

无沙有味“海沙子面”
□张所昆

来到日照，你会发现，在城市的大街旁马路
边，有许许多多亮着“海沙子面”招牌的店铺。初来
乍到的外地游客，一看见“海沙子面”这四字组合，
都不免感到困惑：日照的饭店竟然将沙子与面掺
在一起，太不可思议了，吃起来难道不感到牙碜？

殊不知，此“海沙子”并非真正的沙子，而是海
里一种极小的白色贝类，学名“兰蛤”，幼时形体特
小，成熟后长度也基本不足一厘米，大小如同瓜
子。而且，在日照方言里，“海沙子”的“沙”字读四
声。多数人恐怕还想不到，“沙”，在字典里还真有
shà音及其释义。实际上，不只是日照人这样说，
山东省不少地方都这么说。

海沙子面风味鲜香醇厚，是日照沿海地区的
非遗美食，当然，这是从制作技艺方面而言。海沙
子盛产于日照市涛雒河和两城河的入海口，因滩
涂和水质境况特殊，这儿出产的海沙子味道尤为
鲜美，最佳捕捞期为每年的五月至十月。不过，这
种带有季节性的海产品，如今经深加工后，一年四
季都可享用。

据说海沙子面起源于清朝后期，它是很多老
日照人抹不去的儿时记忆。一直以来，当地沿海居
民非常善用海沙子熬制卤汁，其工艺特点可概括
为“一洗、二淘、三煮、四滤”四个关键步骤。海沙子
以形体微小为特点，于是有人称其为珍珠蛤、纳米
蛤，它的外皮很是薄脆，用笊篱轻轻一压就破碎。
制作海沙子面讲究使用手擀面，面条将熟时，将金
黄色的卤汁连同一粒粒贝肉一起倒入锅里，最后
加入一些切好的韭菜或其他绿色蔬菜作为青头，
至此，色香味俱全的海沙子面就可出锅了，瞅着冒
着热气的美味，谁见了都会垂涎欲滴，都恨不得立
马吃上一大海碗。时下日照本地人对于海沙子的
记忆，大多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一般
家庭平日不舍得买上档次的鱼虾吃，海沙子因价
格便宜、味道鲜美，亦饭亦菜的海沙子面便成为海
边多数家庭的日常性食物。

靠海吃海。瞧，对这不能成大菜的小小海沙
子，日照人因势利导，尽取其鲜，用它来制作海沙
子面，无比可口，实乃绝配，可谓舌尖上的海洋馈
赠，用海沙子熬成的卤汁，便是此道面食的灵魂。
兼备海鲜风味和滋养效能的海沙子面，则成为日
照不可磨灭的味蕾印记。

如今在日照，每当有游客问及“海沙子”的名
称来由，饭店的工作人员或者旅行社的导游都会
解释，这种小小的兰蛤因形似沙子而得名。对此，
懂行的人不禁要反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非要读
成“海shà子”呢？“形似沙子”得名之说只能算作
今人的一种猜释，但不管怎么说，“海沙子面”这个
奇特的称呼已广传于世，并变为日照民间约定俗
成的一道美食。

日照学人牟敦波曾撰写《有种日照美食叫“海
蛳(shī)子面”》一文，文中提到，清光绪《日照县
志》在“食货志”里描述“蛤”类时记载道：“又，最小
一种曰海蛳子。”这就告诉了我们“海沙子”叫法的
渊源。“蛳”，现今念“sī”，据牟敦波考证，正规说
来“蛳”在历史上是念作“shī”的，文章中还从发
音与方言等角度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查究和论证，
可以看出，“海蛳子”最终阴差阳错地演化成了“海
沙子”。

海沙子，鲜味浓，名字奇特耐琢磨。还请瞧好
了：这种最小的蛤类原名曰“海蛳子”，名中本来无

“沙”字。可以看出，“海沙子”只是在以后才叫开
的，其中发四声音的方言用字“沙(shà)”，恰与字
典里的读音与释义相吻合。笔者曾采访过日照沿
海的一些老渔民，不少人都认为：动词词性的“沙
(shà)”，是卤汁提炼过程中除去碎壳和杂质的标
志性动作(相当于上述四个步骤中的淘、滤)，也是
最为重要的核心工序。对此观点，笔者很是赞同，
认为这也对容易引起外地人误会的“海沙子面”之
名，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作者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山
东省历史学会会员)

□徐龙宽

我一直认为，江河之源必有宏大气象，
要么雪山皑皑，融水不绝；要么瀑布奔涌，
声势浩大。没想到泗河的源头，竟是这一眼
眼细碎的泉水，从石缝里喷涌而出，一点
点，一滴滴，汇聚成渠、潭，一路接纳沿途的
溪流、小河，最终舒展成水体数十米、长度
千余里的大河，奔涌向东，汇入黄海，不复
西归。

我有幸在夏日踏入泗水泉林，恰好遇
见朱熹笔下“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
时新”的盛景，整个园区到处都是泉水的湿
润与草木的清香。泉林之名，恰如其分，因
名泉荟萃、泉多如林而得。《山东通志》将其
列为“山东诸泉之冠”，北魏郦道元在《水经
注》中更誉其为“海岱名川”。千百年间，诸
多文人墨客在此留墨，为这方山水添了几
分人文底蕴。

园区不大，一公里见方的土地上，泉眼
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大小不一，各有风姿。
大的泉眼喷涌翻腾，水花撞在石上，溅起碎
玉般的水珠，气势磅礴；中的泉眼如游龙戏
水，水柱冲天又悄然散落，灵动婉转；小的
泉眼几乎视而不见，只在水面上断断续续
冒出细碎的水泡，如螃蟹吐水，像流动的诗
行，诉说着岁月的静好。泉水汇聚在一条一
公里左右的河道内，河水澄明透亮，直视无
碍，水下草藤如织，嫩叶飘摇，青苔遍布石
上，绿絮在水中轻轻串动，像是大自然亲手
铺就的一道绿色地毯，生机盎然。

阳光斜照而下，洒在水面上，满河金光
粼粼；微风吹过，河面泛起层层涟漪，一片
水花四溢，凉意便顺着风，漫过指尖，驱散
了夏日的燥热。水下，几十种叫不出名字的
水生植物林林总总，参差错落，根须在水中
舒展，叶片随波轻摇，形成完整而鲜活的水
下生态系统。它们依水而生，因水而美，唯
有水质澄澈、透光度高、养分充足的地方，
才能滋养出这般生机，而泉林的泉水正是
这份生机最好的馈赠。

我曾到过“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游历
过江浙一带的灵秀山川，也曾探访过“人间
仙境”九寨沟，却从未见过如此繁茂的水生
植物。它们不同于陆地上的野草树木，对生
长环境有极高的要求。泉林的泉水，常年水
温保持在14℃至17℃，清冽无染、含氧量
高，恰是它们生长的绝佳之地。“山中有流
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
声。”漫步泉边，这几句诗不知不觉涌上心
头。

泉林是如何形成的？相传，东海小白龙
为报答孔子救命之恩，违逆玉帝旨意欲为
曲阜降雨，被雷神击死化作陪尾山，其灵力
从石缝中溢出，便成了这泉林万泉喷涌的
奇观，也造就了泗河“圣人门前河倒流”的
独特景象。孔子曾在此设坛讲学，望着滔滔
泉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
浩叹；李白留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的佳句；乾隆驻跸十次留下的百余篇诗文，
都为这方山水增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令
人惊喜的是，得益于优质的冷泉资源，泉林
附近还养殖着名贵的虹鳟鱼，这种对水质
要求极高的鱼种，在泉水中自在生长，成为
泉林独有的美味印记。

泉林里有陪尾山，仅高于平地约两米，
虽无巍峨之势，却因孔子的感慨而声名远
播。泉林里有树，硕大的银杏树苍劲挺拔，
枝繁叶茂，柳树依依垂岸，杨树挺拔向上，
浓荫蔽日，将夏日的暑气隔绝在外。

细看泉林，一派林木茂密、泉水淙淙的
景象。人为建筑很少，也没有刻意修饰和整
理，却藏着灵秀与底蕴；它在群山环抱之
下，以涓涓细流汇聚成奔涌大河，不舍昼
夜，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诉说着千
年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
协会员）

泉林

【此心安处】

□谭丽挪

村东头有片小树林，树林旁边
是村里的河塘，这就是我的家乡，
鲁西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离
开家乡多年，每每想起，总觉得那
里的风景像宫崎骏电影里的画面
一样唯美。

夏季河塘热闹非凡。河岸边，村
里的女人们一边洗衣服一边唠家
常；河里浅水区，孩子们游泳嬉戏；远
处鸭子、大鹅悠然自得地划水、捕食。
到了晚上，河塘一片蛙鸣。秋冬季节，
河塘把自己最肥硕的大白鲢、鲤鱼
等美味馈赠给村民。这是我对村里
河塘最初的记忆。

河塘给我留下的，不只是这些
热闹，还藏着我儿时一堆说不完的
故事。那个夏天，我费了好大劲也
没学会那种手脚并用的扑腾，看着
小伙伴们游来游去，我羡慕得眼都
红了。我只能把脑袋插进水里才能
让自己浮起来游几下，可我得呼
吸。后来不知怎么，我竟无师自通
学会了仰泳，慢慢找到平衡，手脚
配合，竟能一直游，那份得意至今
还记得。河塘让我第一次有了成就
感。

小伙伴扑腾老是来捣乱，我便
早早走出家门，有时绕道菜园子，
摘几个西红柿，走到河塘边，把西
红柿扔到水里，跳下去，游累了，捞
出一个，咬上一口，美味。我常常就
那么漂着，脑子里想些什么，自己
也说不清，只觉得天地都是自己
的。

河塘有一个地方是禁区，那片
水域有棵大柳树，柳树的根一半裸
露在外面，一半在水里隐约显现，
像个小岛。据说鸭子喜欢去树根那
下蛋，不过树周围的水域特别深，
大人下去也探不到底。我经常站在
岸边遥望那棵柳树，仿佛看到了树
根那一窝一窝的鸭蛋。我多希望自
己是一个游泳高手，把那些鸭蛋收
入囊中。每次梦中梦到那些鸭蛋，
醒来就想或许树根那根本没有鸭
蛋，只是我的臆想。

我的小伙伴娟子知道我对鸭
蛋垂涎已久，一天跑过来兴奋地跟
我说，河塘旁边的小水洼里有鸭
蛋。前阵子偷杏时，我“出卖”了她，
她好几天没理我，突然这么热情，
我还有些诧异。我跟她来到小水
洼，她说她在哪片哪片捡到了一
颗。我趟着刚没膝的水，终于看到
一颗鸭蛋安静地卧在水里。我一把
抓起，高兴得喊：“我捡到一颗鸭
蛋！我捡到一颗鸭蛋！”娟子哈哈大
笑，我还在兴奋中，一边举着鸭蛋
一边跟娟子说：“我去告诉奶奶我
捡到鸭蛋了！”娟子已经笑得直不
起腰，用手指着鸭蛋。我望着手里
的鸭蛋，沉甸甸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把鸭蛋转个个，一缕流沙顺着鸭
蛋皮上的一个小孔流了出来，待细

沙流尽，仅剩一个有小孔的鸭蛋
壳。我呼吸开始急促，眼睛也瞪大
了。娟子一看忙说：“这回咱们平
了！”好吧！“背叛”和“欺骗”打了个
平手。河塘里又有了我们的欢声笑
语。

最难忘的还是去河塘捉鱼。我
在岸边用双手和胳膊围成包围圈
慢慢合拢，能圈出好多小鱼。对于
捉泥鳅，我也很在行，双脚在泥窝
里感觉到泥鳅的存在，两只手慢慢
靠近，抓泥鳅不能太用劲，否则就
打滑溜走了，要用手捧，直接甩到
岸上。

有一年夏天河塘的水越来越
少，那个假期，很多人都去捉鱼，大
家把水搅浑，鱼的脑袋就会露出
来。有人用网，有人用盆，还有人徒
手抓鱼……我在岸边看着，偶尔捡
几条别人不要的小鱼。开始我还记
得家人的管教，女孩子要有女孩子
的样子，不能再那么疯玩。最后，还
是忍不住，鞋袜一脱，进到水里，脚
底一阵清凉。不大会儿，居然捉住
了一条小鲶鱼，我赶紧上岸拿回
家。我一趟趟往返于家和河塘之
间，小半天，家里的洗脸盆里就游
着几条巴掌大的鱼。

乐极生悲，当我又从家跑向河
塘，刚踩到湿泥，脚后跟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一个没有底的啤酒瓶，
锋利面朝上，我脚后跟陷进去了，
鲜血直流，我哇地哭了。妈妈背着
我去诊所包扎，每次换药都要唠
叨：你这哪有女孩的样子。再后来
我领着两个同学去河塘捉鱼，又一
次施展包围圈战术时，被一块玻璃
划伤了手臂，幸好伤口不深，我们
拿着战利品回到学校才发觉已经
迟到，只好把装鱼的塑料袋藏在校
门口的麦秸垛里，还没溜到教室门
口就被班主任叫住：“这都第二节
课了，你们干什么去了？”更悲催的
是放学后，我们急不可耐地跑到麦
秸垛，发现塑料袋倒了，里面的水
和鱼都不见了，旁边有几只溜达鸡
在悠然散步。

我们这一代人，像候鸟一样飞
去了远方。在城里待久了，梦里却
总回到那片河塘，梦见自己游到了
大柳树下，摸到了一窝；梦见河水
暴涨，我抓住了一条大鱼。醒来总
是怅然若失。

好在，河塘也有自己的春天。
听家里人说，镇上的小厂关了几
家，河底的淤泥彻底清了一遍，岸
边也种上了芦苇，那些年不见的
鱼，慢慢又回来了，水不臭了，蛙鸣
也重新响起来。去年秋天，我回了
一趟成武老家，路过河塘，水是清
的，岸边坐着几个钓鱼的老人。那
棵大柳树还在，我仿佛又看见那个
举着空鸭蛋壳傻笑的孩子。

水就那么安静地流着，我在河
边站了很久，转身回家，听到身后传
来一声水响，好像鱼跃出了水面。

河塘旧事【原乡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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